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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行
動與檔案─一個由下而上的
藝術實踐工程

姚瑞中和失落社會檔案室的〈海市蜃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計畫，

從2010年進行至今，考掘調查了台灣數百處的閒置公共設施，這些標榜為公

共建設／館所的空間，原先都承載了人們對於生活的需求和期望，其中有許多

是因應現代社會結構變遷或產業轉型而建構的新地方，也有一部分透過建構地

方建設，賦予了重塑地方認同的願景。然而，許多願景最後在政治利益與政策

的種種不當、失策和失效後，成為與真實生存情境及生命經驗毫無關聯的斷裂

空間。這些閒置設施在當地變成突兀多餘、格格不入的構造，失去與在地的連

結，孤立成一處「非連續性」的幽魂場所。

我在 2015年「亞洲藝術雙年展」中展出〈海市蜃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

踏查〉計畫。當時姚瑞中希望能夠以盡可能最大的空間展出一定規模的照片數

量，製造一種壯觀的視覺效果。我們以約七十坪的空間展出了三百零八幅攝影

作品，包括厚厚的一本本出版物《海市蜃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第

一至四集、五部訪談影片，以及羅秀芝導演拍攝此計畫的紀錄片《廢墟上的一

道彩虹》。當時，整個展場以白光燈管照射，佈滿牆面的上百幀照片是為了彰

顯這些失落所在的巨大和可觀性，同時也代表一處處空洞瘡疤的真實揭露。蒼

白開展在眼前的是滿目瘡痍的台灣地景，本是投射未來的生活願景被停滯在未

完成的某刻；這些願景以政治的華麗承諾開始，最終以失敗的實踐告終。白光

加上純白的空間裝置，讓整個展示空間呈現一種接近「過曝」的視覺。這裡所

謂的「過曝」（over-exposure）並不是說這些影像都過度曝光而呈現模糊狀

態，反而是用來意指：藝術家大量曝光這些閒置的公共設施，讓這些在失當政

策下過度開發的畸形建設工程，無法遮掩地大量曝露在白（陽）光底下。〈海

市蜃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並不是一個只展示在美術館空間的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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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它的核心實踐是在公共空間，透過多人親歷現場的踏查和影像紀錄，將

被灰暗遮蔽的現實呈現在陽光下，回歸這個公共議題的現實面，以及公民參與

的可能。「過曝」的視覺╱行動策略也具有強烈的社會批判性，讓觀看者感受

到影像所曝露的是真實存在且不容忽視的。這些影像的可觀性，不僅源自廢棄

館所的驚人數量，還有多人參與踏查記錄與拍攝所累積下來大量曝光的攝影檔

案，每一個影像背後對應與揭露的是一個一個隱密不宣的真相。當「過曝」不

是趨向模糊狀態，反而呈現出觀者難以忍受的清晰，影像的檔案化就會轉化成

一種對抗「社會集體失落╱失憶」的「集體行動」。

我認為〈海市蜃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是一項極具社會能動力的藝

術工程，對照的是國家權力與政府體制所主導的公共工程。此計畫裡所調查與

記錄的公共設施，多數源自於政府從九○年代開始的一系列「社區總體營造計

畫」。這個計畫的初衷及想法是「以社區共同體的存在和意識為前提和目標，

藉著社區 總體營造理念的推動與社區居民積極參與地方公共事務、凝聚社區共

識，讓各地方社區建立屬於這個社區的意象」，這是以在地文化和居民為核心

意識所發展的政策，目的是「整合人、文、地、景、產」的社區發展面向，並

從集體行動來處理並共同面對社區的生活議題（參考自維基百科中對於「社區

總體營造計畫」的介紹）。之後這個理念及其政策推展擴張到中央政府的各部

會（包括交通部、體委會、農委會、經濟部、內政部、客委會、環保署、觀光

局等），甚至延伸到各縣市政府。過去二十多年來，這些由各級政府機構制定

的總體計畫，累積出來的卻是越來越多的廢墟館所，不但沒有實踐原先以社區

及居民為本的核心價值，成為地方精神凝聚的場所，重劃土地所開發的館所成

為新廢墟，反而破壞了社區地貌，把在地社群的生活地景變得更加破碎。

絕大多數「蚊子館化」的公共設施背後的政治邏輯，牽扯著複雜的地方金權利

益與勢力，社區意識多半被少數人的利益所綁架，許多「計畫」淪為政治 資源

或金錢利益的算計，並沒有真的落實原本的目標，包括凝聚社區居民的共識，

以及提升居民的社區參與度。公共工程變成為個人牟利的賺錢工具，除了許多

不當的金權私利介入，造成蚊子館的另一個成因，還有頻頻失策的國家／地方

建設規劃。從〈海市蜃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計畫所累積的檔案看

來，這些由上而下的公共工程，以及所謂國家及各級政府層級所主導的政策及

規劃，這二十多年間，種種不當和失策竟然多達五百餘例（此數目尚不包括未

被《海市蜃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出版的案例），這個驚人的累積

數字，突顯出大政府的失能與小市民的失落。大政府未能呼應地方與居民的實

際生活需求，符合現實的社會結構轉型，無人檢討這個失敗，並且不停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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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如同台灣島內一再誕生的新廢墟，人們不斷地失落在這認同斷裂的空洞地

方；這種「空殼化」的建設規劃，充滿著值得被深切檢討、由上而下的政治思

維，在這樣的政治運作邏輯下，掌權者的權力遠大於整體公民的權益，而忘記

了這些地方建設的核心主體是在地生活的居民。這個計畫一針見血地點出這些

由上而下所實施的公共政策、計畫、工程是如此背離人民的實際生活，猶如虛

幻的空中樓閣。

由姚瑞中帶領的失落社會檔案室（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系、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美術系的學生）一起進行的〈海市蜃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計

畫，其具體執行的方式和目標，恰恰是一種由下而上的實踐工程。從在地性的

實際踏查行動與公民參與開始，計畫成員回到自己家鄉，以調查故鄉在地的地

方公共建設為起點，一一進行實地探勘、感受、調查、拍攝影像、問題分析及

討論、編寫並建構檔案等，這些親歷現場的看見和踏查的步履，回歸人與空間

的情感連結和脈絡，付諸行動去見證 實景、了解並反思和自身在地相關的土地

運用、公共政策、資本運作、地方政治、社群、居民、公設建物和社區生態之

間實際存在的社會脈絡和關係，並提出他們的在地觀察和觀點，回應政府由上

而下的政策缺失和空缺之處。

透過一人一例（力）的實踐行動和檔案工程，這些田野調查、攝影紀錄、影像

檔案、公共政策的評論和反饋，經由人與人的自我組織、人與在地關係的脈絡

化，以及付之檔案化的影像及行動，重新繪製了一個深具意義的地景，再次建

構以「人」為中心的在場，也找回失落在國家權力下的公民權利――公民參與

的社會空間在此現形，從空中樓閣回歸到生活現實。姚瑞中與失落社會檔案室

所展開的藝術行動工程是由下而上的公共參與和實踐，由付諸行動的社群組織

（軟體）來取代空洞的社區／園區設施（硬體），從影像的檔案化來抗拒斷裂

的記憶和去脈絡化的土地認同，從公民介入的公共政治來抵抗失能政府。〈海

市蜃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計畫並不是由一個個人力量 形成的反抗

之力，這是與眾多個體的感性生產以及社會文化工程的公共實踐密切相關。許

多參與計畫的成員在訪談中提及，自己是如何透過探索這個廢墟空間的計畫，

面對自我的孤寂狀態、挖掘內在的自我；抑或，他們開始走出舒適圈，真正看

到自己身處的在地現實，發覺台灣這塊土地的真實面貌。更有人因為這個探勘

計畫而邀請家人們共同參與和討論，發掘自己從不知道的家族歷史與在地脈

絡。甚至發現，原來家人及周遭的在地居民並不是對於蚊子館的存在和成因毫

不知情，只是大家常常心裡默想「政府又開始消化預算了」，而地方的耳語也

常流傳著失當設施背後的利益操作。言下之意，大眾對於不切實際的「浪費」

是心知肚明的，這種沉默豢養出許多失語的廢墟。當姚瑞中帶領藝術學院的學

生們進行這場從生活開始的實踐行動，許多學生家長也興奮地投入，一起找尋

資料、前往蚊子館探勘、主動提供一些相關的地方記憶和歷史線索，甚至利用

一些在地經驗和關係，來幫忙學生們的踏查工作。 這樣的計畫，不僅是從個人

開始啟動的社會調查行動，它也深切地連結了感性脈絡、社群關係、地方記憶

和身體經驗，從鄉間的迷路中突圍，跨越禁止進入的圍障，勇闖那個被噤聲且

重重封鎖的公共場所，開啟了一個公共參與和社會實踐的可能。

當然，在眾多成員的訪談錄中，並不全然都是正面的回應，也有進入現實的場域

後感到迷惘而懷疑的：迷惘著自己的作為是否是對的？是否會造成別人的麻煩，

同時也懷疑著自己的行動是否真可以造成改變？也有父母覺得沒有必要去觸及敏

感議題或挑戰公權力，甚至，有人對於自己參與這個計畫的創作性角色和主體性

感到質疑。這些懷疑和問題，自然也是社會參與和藝術實踐裡被凸顯出來的重要

公共議題。不可否認，從個體自覺為本的社會行動，自主性和批判性的懷疑及反

思是必要的，他／她必須對於自我所在的位置有所意識，才能更加理解自我在公

共論述裡的發聲位置及行動目標。這個部分和一般建設工程裡由上而下聽令行事

的作業，是全然不同的方式。可以說，〈海市蜃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

查〉計畫將個體感性的位置編寫入這個由內在失落所開始的社會檔案化脈絡，並

向外打開了一個面對內在空洞與論述廢墟現象的公共空間。這個計畫將藝術與行

動的本質回歸個人的感知與表述能力，重新賦予每一雙眼睛看見真實的力量，讓

「感知」重回到現實之地，以主體無可取代的身體經驗啟發行動。

每一位在地探勘者的田野敘事、返鄉的行動策略、文字書寫、訪談影片的記

錄，填補每一所廢墟在地景脈絡上的空白。最後，一篇篇調查實錄、感想抒

寫、文字評論和影像檔案彙成了一本本沉重的出版物，如同重新搭建起廢墟的

一塊塊厚實的磚。這一本本、一塊塊的厚磚是奠基於現實的反思，凝聚來自台

灣各地學子和計畫成員的土地踏查與情感認同，而它所要繼之完成的建設工作

是一項抵抗失落、拒絕空白的社會文化工程。這使得整個計畫的核心精神和它

所對話的政府公共工程建設形成一個有趣的對照。因為姚瑞中啟動的這個失落

社會檔案室的集體 行動，考掘的不僅僅是台灣社會弔詭的「廢墟化」地景，還

有其背後不被看見的「精神廢墟」。我們長久以來的視而不見，是否也讓廢墟

的空洞成為我們內在的一部分？缺少地方情感和文化脈絡所揉造的金磚，建造

出一座座如此虛華不實、空有其表的鬼城，而這個從藝術實踐開始堆砌的文化

之磚，正在復原被虛華遮蔽的視覺，也從物質性可見的衰敗中，找回地方精神

和感性生活不可取代的實質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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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這個抽樣踏查計畫裡所看到的每一座蚊子館，工程規模都相當龐大，相對

於姚瑞中與失落社會檔案室的實踐工程卻是從小處落實執行，以個人能力所及的

方式逐步進行踏查工作。這一個從藝術課程所開始的作業，沒有國家機器和龐大

預算的支援，甚至要自掏腰包去執行，這樣懸殊的對比之下，卻更可以顯示出這

個踏查計畫匯聚微小個體所組織出的驚人實踐力。從2010年至今，在六年間整

理出了近五百餘所的閒置設施案例。透過公開展示、出版發表，以及報章媒體、

雜誌、新聞、影音平台等各項公開管道的大量曝光，這個計畫向大眾開展了一個

論述公共議題的社會空間。一塊塊沉重的書磚，累積了社會批判的能量，一一寄

送到各責屬機關和單位的出版證據，拋向社會輿論的公共議場，引起蚊子館議題

的廣泛關注和討論。一個藝術行動的拋磚效應，迫使整個國家機制和政府閣揆不

得不啟動相關政策與工程進行檢討與改善。《海市蜃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

踏查》不僅從廢墟之中指出了一個陷落在發展主義邏輯中而集體失落的社會，同

時也形成了一種向其政策的謬誤提出檢討的推力。

許多的公共政策和機構總喜歡向人們談述「願景」，因為相信「願景」總激發

人們對於未來的想像，並引領這個想像一路前進到未來。然而從蚊子館的現實

裡，我們發現這些公共建設的願景是空有藍圖，但喪失了實踐的能力；當視野

被眼前的短期利益所阻隔，便失去了社會使命，也沒有可被實現的未來。「願

景」的英文是「Vision」，它的意義除了是一種關於「看」的視野和能力，它

還有另一種關於「想像、規劃和實踐」的視野和能力。意思是「願景」不僅蘊

含著前瞻性與洞察力，它是超越可見的，一種由想像啟動，並能使之實踐成現

實的能力。我認為「藝術」的實踐應富有這樣的願景和能力，不僅可以具備看

見真實的視野，同時也必須超越可見性，兼具現實與想像的眼光及行動力。當

今藝術實踐的社會性，不再只是一種現實社會的被動描繪與再現，而是進一步

思考藝術的社會使命，以及藝術如何作為實踐場域及媒介。2015年展出〈海市

蜃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之際，當我問及姚瑞中計畫還在持續進行

嗎？他說，本想告一個段落卻停不下來，全台仍有許多蚊子館還在產生，行動

不得不持續下去，第五輯會在2016年新政府上任時出版。這個藝術行動仍持續

堅守著社會實踐的發聲位置，以每一公斤的重量、四公分的高度（一本《海市

蜃樓》的重量和厚度）逐步搭建一個朝向未來願景的文化工程。如果我們不敢

想像未來、怯於實踐的行動，那麼，我們的內在將永遠是空蕩的廢墟。

2016 雪梨雙年展展出一景


